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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道的名稱看似雜亂無章，其實它們都各有

起因，而且離不開“地名學”的範疇。因此，研究起

香港街道命名的由來，少不免觸及許多關於香港歷史

的故事和街坊傳說。

查中國各大城市的街道，亦有一套命名的法則。

有些街道以人名命名，有些街道以官衙所在地命名，

有的街道名稱源於古代城門的位置，有的則冠以花草

樹木的名字。其中，也有不少街道是用吉祥句，或以

其所在範圍內最特出的行業名稱命之。在香港，同樣

有自己的街道命名法則，只因這裡是華洋雜處之地，

一些街道也許先有英文名字而後才有中文譯名，但由

於不同的年代或各異的社會背景，加上譯者的翻譯水

平有所差別，遂出現了好些近似的街道名稱。舉例

說，港島中區既有文咸街，又有般咸道（曾一度被稱

為“般含道”）；“文咸”和“般咸”，實際上是同一

人的名字，只不過是異譯，才會有一字之差罷了。至

於那位既稱“文咸”又稱“般咸”的人，正是香港第

三任總督，他精通中文，並給自己擬了一個很中國化

的名字—文翰，可是香港早期的翻譯人員卻未有留

意，才把本來謂之“文翰”的兩條街道，先後均譯成

與此有出入的不同街名。

香港一些街道除了在路牌上標明正式的路名外，

亦有被坊眾慣稱的俗名。街道的俗名亦即街道的綽

號，是人們於日常生活中有見及該處的某種特徵或現

象而賜給它的。類似情況，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香

港也不例外，譬如本書提及的“二奶巷”、“紅毛嬌

街”、“長命斜”和“南北行街”等等，均為香港中區

部分街道的俗稱。街道的俗名與正式名稱一樣都有其

來源。如果我們找到這個源頭，街名產生的來龍去脈

不但一目瞭然，而且個中的內涵或有關掌故，當能令

人發出會心微笑。

香港早期若干街道，是由該處發展商命名的，這

點希望讀者研究時加以留意。香港昔日的建築物，主

要仗磚瓦木石等材料建造。至於樓宇的形式，則因發

展商、業主和租客大多是中國人，而自然地帶有中國

村屋的風格。其時，樓宇的高度一般不會超過三層

（多為兩層高的房屋），發展商必須購入大幅土地，

興建數以十幢計的屋宇，並且將之售出才易謀利。由

於在同一地方同時建造多幢房屋，便需要撥出通道以

利於住客進出，這便形成所謂私家街道。既然這類街

道屬於發展商的私有土地，那末由發展商命名是合乎

情理的，而發展商通常愛用吉祥字句作為私家街的名

稱。經過百年多變遷，香港有些私家街道內的樓宇已

更易業權，並改建成層數較多的大廈，原來的私家街

道亦漸被政府收回。今天，我們很可能從表面上誤以

為這些街道的名稱是由政府命名的。事實上，假如不

尋根問底，追溯地方歷史，便很難將之查考出來。

香港有些街道是用華人名字命名的，但香港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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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的華人都有一個英文名字，因此，以這階層華

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往往使人以為其中人物是一位

英國人。像這類街名，書中亦有介紹。

《香港中區街道故事》只詳述十二條街道，當然，

值得談的香港街道實不止此數，就是中環一區，仍有

很多具歷史性和有趣的掌故的街道，鑒於篇幅關係，

唯有待日後再予讀者介紹。不過，本書提及的街道在

中區亦有一定的代表性，發生在它們身上的故事亦充

分反映了香港街道命名的法則、俗名的起源以及中英

文街名異譯的由來，並局部地呈現了百年香港歷史的

發展痕跡。

梁濤

1988年 6月 20日

般咸道、文咸街與第三任港督

一個港督幾種譯名

般咸道的路牌，已由從前的“般含”改為“般咸”。

把“含”字改成文咸街的“咸”字，但又不把“般”

字改回“文”字。照理，般咸就是文咸，因為這兩條

街道的命名，是用來紀念第三任港督 Bonham的。既

然從前名般含道可以改成般咸道，何不把譯名統一起

來，譯回文咸道呢？

在中文合法化的今日，中文譯名應該統一。第三

任港督的中文名有不同的譯法，這是從前不重視中文

的師爺的陋習。現在似是改變這種不重視中文的陋習

的時候了。

般咸道是在中環半山區，這條馬路連接堅道，起

點在樓梯街口。文咸街分文咸東街和文咸西街，是在

上環街市附近。文咸西街又稱南北行街，因為街口有

座南北行公所，街上又有很多經營南北貨物的行莊。

文咸東街其實只稱文咸街，因為根據屋宇地政

署測繪處於 1988 年出版的《香港街與地方》（Hong 

Kong Guide Streets & Places）所載，文咸東街的英文

名稱為 Bonham Strand，並沒有東字，而文咸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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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文咸街路邊，常見勞苦大眾利用休息或待聘的時間，圍玩潮州四色
紙牌。

第三任港督文翰。中區的般咸道和
文咸街均以其名字命名。

圖為般咸道之一段，對上是香港大學校址。

才加一個West。但 Strand這個字，是海濱之意。可見

文咸東西街從前是海灘，是將海灘填平後，開闢而成

的街道。

在談這些街道開闢的歷史之前，先介紹香港第三

任港督的歷史。般咸的英文全名為 Sammel George 

Bonham（1848—1854） 1，他另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做

文翰。

般咸是 1848年來香港上任的。當他來港之前，上

任港督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 1844—1848）返英，

告訴他耆英曾許諾兩年後准許英商入廣州城，故般咸

來港就職後，即部署和兩廣總督談英商入城問題。

原來耆英在 1848年 2月 3日（道光二十七年十二

1 括號內的年份，係指其港督任期，下同。—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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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九日）奉召返京，兩廣總督一職，由廣東巡撫

徐廣縉署理，當般咸來港時，徐廣縉已正式授命為兩

廣總督，並授命為欽差大臣。徐廣縉在處理黃竹岐案

時，用一命一抵的古老方法緩和了中英關係，因此在

般咸眼中，認為徐廣縉是個溫和派，容易解決英商入

城問題，但他要找一個適當時機提出。

這時機終於給他找到，他接到情報，知道徐廣縉

巡視虎門，於是就在這一天，乘坐軍艦到虎門去，作

為到廣州去拜會他，而於途中相遇、請他到自己的旗

艦去談談。關於這件事，梁廷枬《夷氛聞記》記云：

時夷酋文翰已代德來駐香港數月矣。聞廣縉巡歷海口，

思乘其出劫之於舟，俾險浪驚心，倉卒間必踐夙諾，較以文

爭易，而不慮再有遷延也。

所謂文翰，就是般咸；德，就是戴維斯。所謂“劫

之於舟”，只是當時士大夫們的看法，實則是藉這個機

會，和徐廣縉在軍艦上會談，比較在廣州會談較為有

利而已，並不是把徐廣縉劫持到軍艦上來。但由於般

咸突然而至，故含有“劫”的意味。

英商入城　先禮後兵

當時般咸是當作到廣州作禮貌上的拜會，偶然在

虎門見到徐廣縉的旗艦，便以禮相請，並不是用武力

去劫。故《夷氛聞記》接著便說：

則請廣縉臨其舟，廣縉慨然許之。夷舟方椗內洋，隨行

官吏咸謂風濤固不測，且身入虎群，履其咥人之尾，設有

變，將奈何？廣縉曰：“若輩慮彼敢遮留我乎？留我不有水

師提督在乎？因語提督洪名香：若我留彼舟不還，可悉舟師

攻之！我自有處，勿以我故，遲疑投鼠忌器也。”言已，

欣然棹扁舟，越重礁險澳，乘如屋巨浪，跨登夷舶梯二十餘

級，至其舶樓。

當時般咸的確是以禮相待，他和徐廣縉握手，然

後請他到會議室去，和他詳談。般咸先談的是英國貨

物的入口稅問題，最後才談入城問題。他說中國既然

答應兩年後准許英商入城，現在兩年之期已到，應該

定期履行諾言了。但徐廣縉的外交手腕也很圓滑。《夷

氛聞記》記下他對般咸所說的話：

耆相之許爾，在我來粵之先，我來未奉詔諭，何能妄予

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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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他把責任推在耆英身上，說耆英答應兩

年後准許英商入城，但他不知道，又未接到皇帝的聖

旨，怎能定下入城之期呢。

般咸也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家，他說耆英目前在北

京，可以立即將我的意見，向道光皇帝陳述，叫他詢

問耆英，請准英商入城的日期。

般咸初時以為徐廣縉容易對付，不料交過手之

後，方知他的外交手腕比耆英還老練些。徐廣縉見般

咸建議立即向道光皇帝請准定期許英人入城，便說可

以照辦。不過文書往來，需要一些時日，請閣下耐心

等候皇上覆旨可也。般咸立即又知道入了圈套。因這

樣一來，以後徐廣縉就可以推說未接皇帝聖諭，長期

的推諉下去，豈不無法反駁？

於是般咸就提議，叫徐廣縉將奏章交給他，由他

用兵船送到天津，替徐廣縉遞交北京。徐廣縉又認為

有違法制，加以拒絕。關於當時兩人談判的情形，《夷

氛聞記》載云：

文翰以為緩，願自備火輪，舟出粵洋抵津代遞。廣縉

曰：“奏摺拜登，本朝自古定制，沿途所過關津驛站，各定

時刻，皆有專官，處分甚嚴。安敢違制？以進呈請旨重件，

輕付外國，罹譴責。且汝舟近日又安能至天津乎？爾居粵

地，一切當遵天朝法度，勿率性生事可也。”文翰語塞。即

送出，仍下小舟，騎浪還虎門。

虎門談判的情形就是這樣無結果而散，般咸亦只

好乘軍艦返回香港。香港的英商聽到還沒有定出入城

日期，自然大為失望。其實在國與國之間，只要貿易

仍在進行，而商人入城與不入城，那是小問題，何況

當時英國已佔有香港，又在上海有了基地，因此這問

題是不重要的。

儘管般咸本人亦知入廣州城是小事，不過，他卻

受到在港英商和在華英商的壓力，不能不幹這件小

事。前任港督戴維斯正是因為處理這件小事而得罪了

滿朝文武。他不想蹈這覆轍。因此他返港之後，立即

派當時的陸軍司令乍畏到廣州去，繼續用“炮艦外交”

來威嚇徐廣縉。

這個乍畏將軍，就是蘇杭街昔日以其名字命名的

那一位乍畏。他在中國文書上另有一個名字，稱為

“贊臣”。《夷氛聞記》云：

夷酋自意來有成約、耆英方在朝，當陳明在粵訂約緣

由，計無不得請。即未遽允，亦必請督撫酌量現在情事，以

定可否。我請己堅，微露強人之意，大皇帝縱不欲逆民志、

官又何詞可以卻我？故自陳請後不復喋喋，但自為數日計

程，盼摺回如望歲。稍愈往返期程三二日，即令副兵目日贊

臣者，輕舟入夷館，探聽消息。

當時香港的政制，仍有副總督之設，副總督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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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司令兼任，故稱“副兵目”，贊臣即乍畏將軍，他

當時是陸軍司令兼副總督。

乍畏將軍到了廣州，聽候徐廣縉的消息。首先，

他打聽徐廣縉到底有沒有向道光皇帝奏明這件事。當

時的十三行買辦以及商人，都是供給情報的人，英商

的消息是十分靈通的。何況當時廣州有一位專拍外國

人馬屁的柏貴，這位柏貴，就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

出任傀儡政府的人。此人當時在廣州任督糧道，當

般咸和徐廣縉在虎門會談時，他也同行。有一本名叫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的書，著者名“七弦河上釣叟”

記虎門會談的情形，可補《夷氛聞記》不足，該書提

到柏貴參與其事：

廣縉單騎往，從行者督糧道柏貴，中軍副將崑壽。既

至，登夷舟，英酋邀入艙，柏貴崑壽坐艙下。廣縉見英酋為

指陳利害，英酋敦迫再三，廣縉執不可，聲色愈厲。二人聞

而起視，夷奴阻之，崑壽盛氣相向，遂卻走。

這是柏貴初次和洋人打交道的情形，他顯得很軟

弱，不及崑壽的理直氣壯。他後來當了英法聯軍在廣

州成立的傀儡政權的“首長”，並非偶然。

乍畏將軍在廣州收集這些人的情報，知道徐廣縉

確實向道光皇帝呈上了奏摺，並且還知道奏摺的內

容。當時徐廣縉的奏章有一段寫道：

蘇杭街因遍佈絲綢匹頭店舖而得名，其英文名稱“乍畏街”過去曾
經是正式街名，下圖可見該處一些店舖、商會還照用“乍畏街”的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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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酋既鋌而走險，借進城以圖利，拒之過峻，難免激成

事端。若止在廣東滋擾，尤可竭力捍禦。倘鳧舟江浙，則柔

脆之民，勢難堪其蹂躪，且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恐沿海均

難免風鶴之驁。

他的奏摺最後表示：“臣實已智盡能竭”請求皇帝

“指授機宜”。乍畏將軍對徐廣縉這樣的奏摺，覺得頗

為滿意，深覺徐廣縉弄清當前的形勢。事實上英國的

炮艦，可以在茫茫巨浸，滋擾沿海各地。

當時般咸的政策是：派乍畏將軍長期駐在廣州，

以炮艦泊於珠江，做成軍事優勢；一面他在香港，以

全權大使的身份，和徐廣縉作文書往來，這樣就可以

把來自英商的壓力消除。

乍畏將軍不久就得到徐廣縉的答覆，徐廣縉把道

光皇帝的聖諭讀給他聽，乍畏將軍聽了大為不悅，因

為其內容非常空洞。如下面這一段聖諭說：“民心即天

心，在彼重洋來斯，更不宜與民頡頏。念萬里貿易，

官吏當隨時為其保護貨物。”又怎能令乍畏將軍滿意？

乍畏將軍把這情形向般咸報告。香港方面的英

商，原以為皇帝下旨訂定入城日期，但如今得到的回

覆卻是空洞的言詞。於是，便叫囂要攻打廣州城。那

些在南洋及印度經商的商人，滿腦子是殖民主義思

想，認為只有用武力，才能解決入城問題。又向般咸

施加壓力。

般咸為了緩和這種壓力，於是派更多的炮艦到廣

州去，表示真的要攻打廣州。他訓令乍畏將軍，叫他

口頭上對徐廣縉說：“不要敬酒不飲飲罰酒。”但這一

來，卻激起廣州人民的憤怒。

廣州人民看見英國炮艦越來越多，對方確有攻城

的企圖，於是立即組織起來。當時，發起組織的是知

識分子。廣州那時有三間書院，一名粵秀書院，一名

羊城書院，一名越萊書院。號召組織起來的學生和教

師，便是來自這三間書院。

《夷氛聞記》的作者梁廷枬當時也聯同廣州紳商去

見乍畏，他在《夷氛聞記》裡記述當時的情形說：

會紳士恐夷酋尚未深悉利害，頓成糾結，集繕公函，語

以民間設勇事，使通事齎書至領事所，令轉致文酋。適副目

入探，時方集舊洋樓，領事正寓其鄰，慮書詞彼不克暢明曲

折，即令傳語領事，將親至曉之，令勿先避。領事迎入，招

副夷目圍案而坐，遂悉舉今昔情事之不同者正告焉。副目領

事並唯唯。

至於彼此見面時的細節，書中有如下的描寫：

時同登者七八輩，領事接入，有握手為禮者，予但遙揖

之，辭亦一拱而行。初至，各尚齒，圍圓桌而坐，領事偕副

兵目及一幕友，三人雜坐其中。出茶敬客，次葡萄酒，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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